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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漫画 尊子

香港政治漫画消亡时？你会否担心有一日，政治漫画自生活中消失⋯⋯

黄照达、阿涂、匿名前辈和年轻的阿强⋯⋯政治漫画曾是港人生活日常一部分，如今创作者却四散，离开香港或转
入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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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香港言语治疗师总工会曾于2020、2021年出版关涉反修例事件的儿童绘本《羊村守卫者》，工会五名成员因此

被捕，后被裁定罪成串谋刊印、发布、分发、展示或复制煽动刊物，判监19个月；并于今年10月10日刑满出

狱⋯⋯

十六年来一直在香港报纸连载政治漫画的黄照达很记得，去年7月，得知《羊村守卫者》五名相关人员被捕

的那刻，宛如有颗巨大的震撼弹掷到自己身上一样：“图像可以有很多隐喻。那一刻感觉到，我不能再无视

现状了。”


而另一位约十年资历的政治漫画家阿涂，则在此前一个月，2021年6月《苹果日报》宣布结业时，感到自

己患上了抑郁症，他甚至难以执笔绘画，“当时我觉得，每篇漫画都在铺一条路给我进去监狱般。”他曾在

2019年画过一幅作品《煲底之约》，网络获得9000个赞好和2000次分享，当时他写，这是自己多年来第

一次一边画画一边哭。

“但到了今天的境况”，阿涂对记者说，“如果留在香港，我会活在恐惧中，不能继续创作，那创作的意义，

是不是已经不同了？”


关于政治漫画的新闻，只在今年10月已有两宗，都与在港从事政治漫画已四十余年的画家尊子相关。约两

个星期前，10月11日，报称香港警方致函《明报》，指其上的“尊子漫画”内容误导读者，有损警队形象；

10月22日，又有报导指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菡在网志撰文批评《明报》前一日刊发的尊子“抢人材”

题材漫画：“荒谬且严重偏离事实，这种自以为幽默的表述只会损害香港形象。”


政治漫画在香港兴于战后，经数十年发展；至近十年来，历经2012、2014、2016等连串社会运动，香港

人进入关注社会情绪高点，乃至多位受访政治漫画家都认为2019年实为香港政治漫画盛世之盛世。据黄照

达研究，反修例运动爆发期间（2019年6月至2020年1月），漫画家数月间创作的政治漫画甚至高达

6000多幅。


至2020年港区国安法通过后，创作气氛急转直下，政治漫画家有人离港，有人封笔，政治相关题材画作大

幅减少，仅零星可寻。随后，多家媒体于2021年停业，传统政治漫画连载园地随之消失；羊村案的裁决则

进一步打击部分创作者对于言论自由的信心。

继续于《明报》刊出作品的“老行尊”尊子至今未传出离港消息，而相较年轻的黄照达和阿涂，则因个人风

险分别于去年尾离港，抵英至今逾九个月。二人依然在英国坚持创作关于香港的作品。政治漫画历来是社

会威权抑或自由状态的寒暑表，而究竟香港本土还有对这一讽刺时弊文艺形式的多大包容空间？离乡遥距

创作，又可算香港政治漫画的新出路吗？

“那个阶段很心力交瘁 好像每天都要面对 个烂摊 你每天要自我审

https://hk.news.yahoo.com/%E8%AD%A6%E6%96%B9%E8%87%B4%E5%87%BD-%E6%98%8E%E5%A0%B1-%E6%8C%87%E6%BC%AB%E7%95%AB%E8%AA%A4%E5%B0%8E%E8%AE%80%E8%80%85-%E4%BD%9C%E8%80%85%E5%B0%8A%E5%AD%90-%E9%9D%9E%E9%87%9D%E5%B0%8D%E8%AD%A6%E6%96%B9-104506579.html
https://www.hk01.com/%E6%94%BF%E6%83%85/828139/%E5%B0%8A%E5%AD%90%E6%BC%AB%E7%95%AB%E8%AB%B7%E6%8B%9B%E5%8B%9F-%E6%8E%A5%E5%8F%97%E8%8B%9B%E6%94%BF%E4%BA%BA%E6%89%8D-%E5%AD%AB%E7%8E%89%E8%8F%A1%E6%89%B9%E4%B8%8D%E7%9B%A1%E4%B8%8D%E5%AF%A6%E6%8C%96%E8%8B%A6%E9%80%99%E5%80%8B%E5%AE%B6


“那个阶段很心力交瘁，好像每天都要面对一个烂摊子，你每天要自我审

查⋯⋯”——黄照达

香港警察去信《明报》，指10月11日刊登的“尊子漫画”令读者对警方产生错误观感，有损警队形象。

政治漫画，曾在香港报纸头版 


历史来看，香港政治漫画之兴盛始于战后，原因与大量文化人自国内走难来港有关。彼时香港在世界冷战

格局下，于华文地区中坐拥独特地位，较国内或台湾而言都更为开放。报章与政论杂志兴起，为不少漫画

家提供了专栏位置。

50年代的《星岛》、《新晚报》；60年代《快报》；70年代《争鸣》；至80年代《百姓》半月刊等等，

都设有漫画专栏，专触及政治时事。而政治漫画地位于传媒来讲亦十分重要，一位从事此领域逾四十年的

漫画家匿名受访时称：“例如文革时期，严以敬（阿虫）在《快报》画政治漫画，都是放在头版。”彼时创

作气氛开放而活跃，算是香港政治漫画之自由土壤的奠定时期。

进入1980年代，漫画家们一边看欧陆漫画成长，一边受华南漫画的简笔影响，人物的造型较简略朴实。面



对中英谈判，香港社会讨论本港前途问题于知识界及坊间均非常炽热，当时全港有十多家报章杂志，行内

政治漫画家约30人，不过据受访者回忆，即便1980年代堪称香港政治漫画的小阳春，也绝不及2010至

2020年这十年——尤其是2019年众人所见证的创作大爆发。


2006年开始在报纸画政治漫画的黄照达也抱相同看法，“政治漫画上，2019年反修例运动是放大版

的‘2014’，是全民参与，不论是数量或参与的人。第一，很多本身参与政治的漫画家都画；第二，社区出

现了连侬墙，作品不只在网上见到，走出街都会看到，当中有很大的协同效应。图像亦变得入屋、很生活

化，以往只有‘V煞’等符号，现在有‘连猪’、‘pepe’等，本来没意义的事物都被赋予了意义。”



图：黄照达提供

黄照达：“如果有一日，每画一幅就成了证据⋯⋯” 


2020年国安法通过后，却是骨牌式的倾泻。


开初国安法成立时，黄照达创作都没有太大的避忌：“我们一直都在红线下创作，那时一开始以为可以找到

红线，现在回想，多天真！”黄照达叹一口气。踏入2021年，当面迎来是香港民主派初选案大拘捕，“你感

觉到，这条红线是掌握不到的。”他心里纳闷，但行动上仍是处变不惊，“那时开始担心，但觉得自己应付

得到，我是在报纸画的，编辑应该会把关和提点吧。”

“每当你想好一条桥（一个创意），你第一时间不是想这条桥好不好，而

是，你会不会被人捉到‘痛脚’？会不会犯国安法？会不会令人对政府憎

恨？”



香港漫画家黄照达。摄：Peter Wong/端传媒

2021年6月，刊有多个漫画专栏的《苹果日报》结业，黄照达为降低风险，亦于同月28日暂停更新自己开

设十年的Facebook专页。7月发生羊村案，令黄照达不得不正视眼前风险，“当时有很大震撼，因为直接

在指控图像，而且picture book（绘本）是关于隐喻，那一刻蓦然惊醒，原来图像也会‘出事’。”

黄照达当时仍是香港华文报章硕果仅存、天天在报纸连载的政治漫画家，精神压力巨大得非常人所理解。

他坦然，每天落笔，步步为营，不碰政治，只画民生，望著自己心里订下的红线，通通是不能触碰的议

题，即使画好一张，也要撕掉送到垃圾筒。

“每当你想好一条桥（一个创意），你第一时间不是想这条桥好不好，而是，你会不会被人捉到‘痛脚’？会

不会犯国安法？会不会令人对政府憎恨？创作，已经不是当初那件事。”他那时觉得，就好像为警察和政权

提供被控告的证据：“so far没有人被拘捕，但如果有一日，每画一幅就成了证据，最大的恐惧是，你不知

眼前会有什么事发生。”

9月后，不论他怎样努力避免，最终还是踩中了红线。警方发信投诉指黄照达于《明报》连载的“叽叽格格”

抹黑诋毁少年警讯，还将投诉信抄送给当时他任教的浸大校长。收到警察发信投诉，他公开道歉并主动跟

《明报》提出暂停运作14年的专栏，当下他告诉编辑，“不行了，我要退隐江湖。”

这决定是出于恐惧？还是气球已经挤到最满快要戳破？“那个阶段真的很心力交瘁，好像每天都要面对一个

烂摊子，然后你每天要自我审查，这与我2006年开始创作享受很自由的状态是两码子的事。”

“那一刻蓦然惊醒，原来图像也会‘出事’。” 


黄照达是2007年开始在《明报》时代版及《星期日生活》连载漫画的。他的栏目“叽叽格格”是六格漫画，

像连环图般，以线性说故事。他形容，一直以比较隐晦冷静的方式画政治漫画，希望引发读者思考，“自己

本身读fine art，不想画得太白，算是和其他漫画家不同，大家觉得几有新鲜感。”

他的漫画较少情绪，尽量有距离，也避免去画政治人物肖像，最多是取其表征表达内容：“不想特别丑化一

个政客，客观点看，他们不过是角色扮演。”但去到近三年，随著政治环境的加剧变化，他自己也是人心肉

造，有不少怒火中烧、同喜同悲的时刻：“近年终于觉得，他们不是角色扮演，他们真是‘衰人’（坏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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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有不少怒火中烧、同喜同悲的时刻 近年终于觉得，他们不是角色扮演，他们真是 衰人 （坏人）来

的！”

2018年，黄照达受访时曾经说过，“社会究竟有多容纳到政治漫画，是民主社会的指标。”如美国就有《纽

约客》、《Politico》长期连载政治漫画，甚至将总统等等政治人物画得绘形绘色；法国则有最为人熟知的

《查理周刊》，是国际政治漫画的标志之一；大陆明显较少政治漫画，在画的人如巴丢草等也都身在海

外；回头看香港，国安法通过前，政治漫画如斯百花齐放，曾经是此地状态大变前吐出的最后一口气。

“过去2006年至2021年，（报纸）编辑真的一篇都未试过‘打回头’，或

提醒我怎样小心点画，我很感恩亲身经历过香港拥有言论自由的日子，我是

proud of自己所做的事。”

过去，黄照达曾经替2014年占中运动设计logo，画过被中共视为禁忌的小熊维尼，也试过在2017年回归

20周年时，画过一幅插画：香港的洋紫荆旗被中国国旗取代，而上面站著一班就职官员，旗杆下站著一个

人用微小力量力挽狂澜⋯⋯此漫画意象突出易明，令读者投入理解新闻，但事后他并没有遭到任何秋后算

帐，亲尝创作自由的可贵。

四年尔尔，现实中香港社会容纳不同政见的幽默感与器量欠缺，黄照达无法再畅所欲言：“《苹果日报》结

业后，你见到政府刻意消灭图像，像街上连侬墙的清洗，他们在清洗记忆，不只是图像，而是让所有相关

的符号甚至颜色消失。”但是无论如何，他仍是很感激亲身经历及试验过言论自由的美好，“过去2006年至

2021年，（报纸）编辑真的一篇都未试过‘打回头’，或提醒我怎样小心点画，我很感恩亲身经历过香港拥

有言论自由的日子，我是proud of自己所做的事。”

基于后来事态的发展，黄照达索性离开了香港，移民英国。宣布决定时，他在社交网络写道：“离开可以有

很多种，有些人可以随时回来，有些却可能永不能再踏足自己的家园，最可怕是我不知道自己属于那一

种。”这也仿佛呼应著他于2019年6月30日在《星期日生活》刊出的一幅作品——游行队伍里挤得水泄不

通，一张张目光一致的脸，题目是“如果我仍能和你一起走下去”。漫画从理性变得感性，身在异地，命途

多舛的香港依旧叫他念兹在兹，像压在心坎的巨石。



香港漫画家阿涂。摄：Peter Wong/端传媒

阿涂：“每画一篇漫画，都像铺一条路给我进去监狱般。” 


“自我审查一旦开始了就不会停。” 


去年夏天，政治漫画家阿涂重复发著同一个噩梦——一个人被关在牢狱里，炎天暑月，没有风扇，断水断

粮，叫天不闻。蓦然惊醒，他一额都是汗，才发觉不过是场梦，然而，在如斯巨大的精神压力下，他已经

无法如常执笔绘画。

阿涂原名吴甲川，2011年因创作“高登神兽卡”而广为人知，其后开始投身绘画政治漫画，曾在《Yahoo》

及《明周》绘画专栏。他形容，过去十年，政治漫画建构了他对世界的看法：“如果现在放弃画，就好像某

部分的自己分割出去，我接受不到，我想画，我习惯透过创作去抒发自己。”

但是同时，自从《苹果日报》结业，尤其是看到前主笔、英文版执行总编辑冯伟光（笔名卢峰）在机场被

捕，他心里的恐惧不断滋长。首先是将自己一些较为敏感的网上漫画创作（例如“登山读书会”）都停工，

然后，剩余的创作则有极多的自我审查，“自我审查一旦开始了就不会停。”

例如北京冬奥举行时，以往他会画几幅漫画有关新疆集中营来讽刺中国的人权状况，但当时他觉得，不如

尽量集中谈香港，不要触碰大陆的议题：“以前创作，当然想多些人欣赏到你的作品，但现在你会好惊，宁

愿少点人看，太多人看会不会触动国安的神经呢？这种时空的创作心理很矛盾很扭曲。”



2020年国安法甫通过，阿涂继续用漫画讽刺时政，直至《苹果日报》倒下，他开始发现，“不是人人都做

到刘晓波或李旺阳那样有坚忍和勇敢的信念”。他觉得，对他来说眼前只有三个选择，要不，做个顺民封

笔，要不，继续画直至坐监，“我当时有种强烈的感受是，我每画一篇漫画，都是在铺一条路给我进去监狱

般。我开始去思考，如果我留在香港，我活在恐惧中，但不能继续创作，是否失去了意义？”最后，他选了

第三条路，去年下旬，离开香港移居英国，重新调整情绪后，继续画政治漫画。

“以前创作，当然想多些人欣赏到你的作品，但现在你会好惊，宁愿少点人

看，太多人看会不会触动国安的神经呢？这种时空的创作心理很矛盾很扭

曲。”

他记得，由买机票到走，匆忙得只有两星期，甚至和母亲交代，他都不敢直说移民，“走之前几天才回家吃

饭，我跟她说，我去英国工作，她望一望我抛下一句‘明白的了，带多件衣服。’”阿涂一边回忆一边掩面。

在留港的最后日子，他整个人开始变得神经衰弱，诚惶诚恐。他最深刻的是，上飞机前一天，在家收拾行

李，突然有人声在门口扰攘，随后有人按门铃。那阵子有任何风吹草动都足以让他情绪崩溃，当刻他想，

“是不是有人上来拘捕我了？”他吓得从椅子上弹起，不敢应门。谁知门铃来回按了两三次，他大惊，立即

跑到电脑前，将所有有风险的东西都删除了，以防真的是国安破门而入。“我吓到连电脑里所有AV影片也

立即删掉，我不想让人审视我的电脑。”后来，他的太太回家时发现，有人在铁闸（铁门）前放了人口普查

的单张（宣传单）。如此巨大的恐惧和担忧，是阿涂从来未曾想像过、从前也无需苦思的。

政治漫画家如何“Be water”？ 


不论量和质，2021年的香港政治漫画界看起来都是一蹶不振。 


不少政治漫画家都提及，失去相对敢言的媒体报章，如《苹果日报》、《立场新闻》、《众新闻》，令他

们没有平台发表。不过黄照达认为，影响不在于有没有平台刊出，而是国安法下，大家害怕坐牢所以只能

寒襟若蝉的情况。

他一直觉得，香港政治漫画家一直有“be water”的特质。行内全职只画政治漫画的人从来不是很多。

2014年，对很多人来说，雨伞运动是一场政治觉醒，大量本业是画生活、做设计的人，站出来用漫画或插

画表达对政治的看法。社会运动后，他们就会回到本来的岗位重操故业，静待下次“六神合体”的时机。到

了2019年反修例运动，“师兄弟”真的归位了：“是一个—个generation接著来的，宣传和动员，线上和线

下，都是同步进行，图像（漫画）实在是很重要的工具。”



不过他也留意到，和传统不同，不论是当时或现在，这些人都不会定义自己做政治漫画家，“始终全职政治

漫画家是有门槛的，需要定期发表，而在互联网世代大家的发表都是较随心。”现在留港的政治漫画家，明

显都是更加懂得走位（灵活应对），“有风险便暂时不画，或者画一些相对民生、软性的题材，例如珍宝海

鲜坊沉没等等。大家会继续画，只是没有过去2019年这么热烈。”

“大家知道心里面并没有放下。这和2016、2017年对政治灰心冷感的时代

不同，当时大家提也不想提。但现在，即使大家暂时放下了，你仍然感觉到

有人和你同行。”

阿涂也表示同意：“即使现在倾泻下来，而大家知道，心里面并没有放下。这和2016、2017年对政治灰心

冷感的时代不同，当时大家提也不想提。但现在，即使大家暂时放下了，你仍然感觉到有人和你同行。”

有些漫画家认为，读者转向民生和娱乐议题，因为对政治厌倦，对现状无力，不想被大量负面新闻充斥至

泛滥，如果他们坚持画这些题材，所承受的风险和代价偏偏又这么庞大。理性分析下，这也是现在政治漫

画消失的原因，但阿涂认为一体两面：“即使是‘娱乐至死’，纯粹说说风花雪月，但是它某程度都是在反映

香港的状况，只要创作是真诚，只要有种渠道让人自由表达，即使可能削去某些棱角，也是必须接受的现

实。”是“娱乐至死”，还是静待时机？“有些事是入了脑，不会被磨灭，还在的。”黄照达突然感性道。



香港漫画家黄照达。摄：Peter Wong/端传媒

在异乡继续画香港 
 离开热爱的东西本来就很难，黄照达并没有真的退隐江湖。 


他定居英国后，依然在《明报》《星期日生活》绘画“Little Pink Man”、“香港书”等等栏目，比起往昔在

港硬桥硬马、冷嘲热讽的政治漫画，他觉得自己转向一种较soft、疗愈的风格：“有点像以前《花生漫画》

那样，想少点讽刺，尤其是香港人经历这么多离散后，香港人就像受了很多伤害。”

作为创作者，黄照达来英国愈久，愈感受那种半天吊的体会，“我和香港断裂了，但现在未有一个文化脉

落，所以创作上处于一种很模糊的状态。”在他的栏目“香港书”其中一篇“Cookbook”，不难发现很多以食

物借喻乡愁的创作，让人泪眼盈眶，他画了一盒蛋挞，写一句：“拿上机吃吧，不要让眼泪掉进蛋黄里！”

“所谓的地气是你感受不到香港社会的压力，或承受压力时的焦虑。可以触

摸到事件，但缺少了当地生活的质感，画不到很深入情绪的创作。”

阿涂则一贯敢言，即使身在海外，也紧贴著香港的时事，例如“羊村案”、“新加坡抢掉香港的地位”等等网

络热话，但是如何实践离岸创作，他还是在摸著石头过河。有一次，阿涂画了一幅漫画有关“与病毒共

存”，他递给太太看，太太的反应是：“为甚么人们没有戴口罩？”那一句宛如当头棒喝，“因为我身在英

国，日常生活都不用戴口罩嘛，内化了这些微小的差别。”

他经常也会担心，久而久之会难以接香港的地气，“所谓的地气是你感受不到香港社会的压力，或承受压力

时的焦虑。可以触摸到事件，但缺少了当地生活的质感，画不到很深入情绪的创作。”他顿了一顿，陷入了

一阵沉思。所以离岸是出于无可奈何、而不是那么随心所欲的决定？“没办法，坚持不到留下来画，现在，

需要时日走下去看看实验如何，尽做吧。”

阿强：留下来的年轻人 


有处于风眼的人离开，亦有年轻一辈的创作人留下来。24岁的阿强是2019年才投身绘画政治插画的一

群。她本来从事教育，2019年开设了社交媒体帐号，放一些亲自设计的文宣，和读者分享，至今IG有超过

一万人订阅。2020年，当疫情开始、社会运动中止后，她就转投入实体世界的创作，例如摆展览、出版绘

本；亦开始自资画一份社区报纸《强报》，每月一份，大约印二百多份，放在独立书店寄卖。



本；亦开始自资画 份社区报纸《强报》，每月 份，大约印二百多份，放在独立书店寄卖。

她以绘画“阿强”这个卡通角色为表达故事的主轴，第一年她的插画直接触及2019年的社会运动，但随著社

会形势改变，帐号上的插画题材已经变得隐晦而且符号化，如画一些剧照、黄店情况、墙内资讯，可见风

格的转变。

香港人弹出弹入的精神很厉害，“大家变得很聪明和弹性，去意会创作者的

画作，更显大家的默契。”

问她怎样看近年言论自由的限制，她表示人心惶惶是一定的，但是她认为，如果在太平盛世创作，作品反

而不会这么被重视，而且她相信，香港人弹出弹入的精神很厉害，“大家变得很聪明和弹性，去意会创作者

的画作，更显大家的默契。”她试过画一份《强报》，画作表达“保持耐性”，“读者已经自己联想到我想表

达的东西，用一些暗示和符号。”

像之前黄照达所说，阿强也是那种懂得走位的漫画家，与前两年比较，她现在也会画多一些画社区保育类

型的工作，或是接案子、帮商业客户画画来维生，“画得太多政治题材，很消耗自己，有时站后一点，关心

多些本地文化，保育本地文化，令大家有种身份认同。”



阿强自资出版的一份社区报纸《强报》。图：阿强提供

近年少了报纸和媒体，大家都选择噤声，路不转人转，属于新一代的阿强便自行寻找可以发挥的身位；例

如，她设计了十数款五彩斑斓的信纸，是一张张单行纸上绘有可爱的公仔、鼓励字句、甚至附有一些小游

戏，让人们自行下载并写信到狱中，希望收信人看到色彩缤纷，时间会好过一点；又或者，在一些合作开

的cafe策划与坐监物资和述语有关的展览，想大家对监狱加深认识。

继续画，想大家（读者）保持热度，但自己会恐惧因此逾越红线吗？“我画的画，都是来自惩教处网页有的

官方资料，我又不是出名的人，只是做好自己。”她自嘲，自己的影响力也远远不及上一代的政治漫画家，

暂时低调、走地下化或许都是他们这班留下来的人的出路。阿强直率地说，有事发生时大家都恐惧，但过

一阵子好像回复风平浪静，“伸只脚出来试试水温吧。”

卑微者的反抗：这是既不需要、又最需要政治漫画的年代？ 


阿涂总是把这句挂在口边：“这是一个最不需要、同时又最需要政治漫画的年代。” 




黄照达认为，若然处于一个开放的社会，用政治漫画去讽刺或批评当权者，某程度上都可以改变到一些东

西，“以前会有互动，市民有反应，政府可能都有反应，在民心、民意或政策上，可能带来一些影响力。但

是在威权社会，你画，像想撼动一幅铁墙，无法改变什么，像石沉大海。”他记起，仍在港的最后日子，有

时觉得再画下去，很没意思、很心灰意冷，“香港人受了很多伤害，再画正面的政治好像无意思。”现在移

英后，想慢慢放下一些精神压力，然后画多一些相对感性的作品。

阿涂的想法则不同，他最近在读一本书名为《犬儒与玩笑》，里面提到George Mike，一名纳粹统治时期

由德国流亡往英国的作家，他比较两个社会时，有个深刻的体会，在民主社会，政治漫画只是众多批评方

法的其中一种；但在极权国家，流传政治笑话有可能是唯一扭曲、隐晦的政治表达，是一种卑微者的反

抗，“我觉得香港也可能处于这个时代，需要笑话、嘲讽这些擦边球的方式。可能最后整场民主运动都是徒

劳，但在苦短而徒劳的人生，我希望透过作品留点安慰给别人。”

在香港报纸画政治漫画逾四十年的匿名漫画家认为，任何极权国家例如朝鲜都需要政治漫画，不需要拘泥

于报纸上，发表意见才是最核心的事，“在压迫之下，大家会想到新的形式画，不一定要用油墨印在纸上，

可以天马行空，例如用航拍机在天空上画画也行。若有一天不能画画，这不等于出不到声，用别的方式，

你要发挥自由意志去表达意见。”

阿涂在香港时住在铜锣湾，他很喜欢从家中的窗口观鸟，想不到从闹市里的一扇窗，只要拿著望远镜便能

看见红嘴蓝鹊，还有30多种雀鸟和候鸟，“那时很向往他们在天空飞，自由自在的感觉。”直到他也往外飞

走了，他才发现，最记挂还是那一扇窗的和暖，孕育了自己希望倾尽一生的政治漫画创作。



香港漫画家阿涂。摄：Peter Wong/端传媒


